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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喜福会》中的旗袍意象
童安剑      文山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  要 ：谭恩美在《喜福会》中穿插了不少服装意象，

作为中国女性传统服装的旗袍更是得到巧妙安排，突显了华

裔在美国文化的碰撞中探寻自我身份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 ：旗袍 ；中国 ；美国 ；文化

作者简介 ：童安剑（1979-），女，云南麻栗坡人，文

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国家文化和教学法

研究。

[ 中图分类号 ] ：I106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002-2139(2015)-14-065-02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及成名作《喜福会》选取

四位中国移民母亲和她们的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 

出生于美国的华裔 ) 女儿之间的矛盾和最终的理解作为题

材，全方位地描写刻画了挣扎于两种文化之间美籍华裔女

性群体的形象，揭示了母女关系、文化冲突与融合、对父

权制度的抨击等主题。小说主题隐匿在作者巧妙编织其中

的诸多象征意象之下，频频出现的象征意象串联出了这四

对母女的人生轨迹。《喜福会》不乏典型的中国元素，母亲

们的故事中对中式旗袍的细节描写满足了美国读者对中国

文化的猎奇心，但是，谭恩美的用意并不仅仅是为了博取

关注，作为一种特殊语言，旗袍不仅与时间、地点、事件

以及人们当时的情感密切相连，还蕴含民族与文化的涵义。

本文集中讨论母亲们穿着的旗袍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而揭

示这种特殊的语言如何描绘华裔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对自

我身份的艰难求索。

    服装的基本功能简言概括即蔽体、美观、御寒，此外，

服装兼备了身份象征的功能。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服

装充分表现出女人们在家里的地位和身份。顾映映出生于

无锡首富之家，在中秋这天，一家人盛装到湖上过节。她

的母亲是正房太太，母亲为嫡出女儿特地缝制一套新的虎

纹装 —— “一套质料硬扎的黄底黑条的绸衣……袖口的黒

镶边上，绣着朵朵金牡丹。”“两个同父异母妹妹穿着玫瑰

色的小衫，她们的母亲是我父亲的两个姨太太。”安梅母亲

再婚嫁给天津地毯商吴青，四个妻妾的衣着同样将各自的

地位彰显无遗。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的大太太“又老又衰

弱，缠着小脚，穿着老式的衣饰，布满皱纹的脸面倒是十

分朴素实在。”二姨太在出场之际华贵的衣着让安梅啧啧

不已——一袭皮草大衣，脖上的珍珠项链“完全是西式的，

长长的一串，每粒珠子的大小都一样，颗颗饱满晶莹，用

一只银质搭扣把两端连在一起。”三姨太和她生养的三个女

儿衣着朴素，总是穿着普通的西服。四姨太，即安梅母亲，

为了迎合丈夫的洋派喜好，必须穿西服。只有在吴青外出

之时，她“穿着中国式旗袍，嵌着白镶边，那是为外婆戴

的孝。”在自尽出殡之时，她终于得到了明媒正娶的夫人

才享有的待遇 :“装裹得十分豪华，比生前还要奢丽体面，

戴着纯金和琉璃白玉缀成的头冠，鞋尖两端各缀着两颗硕

大的珍珠。”

无论是富家千金顾映映、国民党军官太太吴素云，还是

富足人家的童养媳琳达和继女许安梅，她们在中国衣着光鲜

体面，对于衣着之道亦是深谙无疑，但身处异国他乡之际，

她们却不知该怎样用衣着来体现身份和地位。吴素云是“喜

福会”的发起人—— 一个以打麻将和吃美食来排忧解愁的

聚会。吴素云在四位母亲之中是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护者，“他

们中英语最差的，是我妈了。不过，她强调她是他们中中文

最好的一个。她说得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从未参加过聚

会的女儿精美一眼就看出母亲在麻将桌上的位子，“在桌子

的东首。妈妈曾经告诉过我，万物起于东方：日从东方起，

风从东风来。”但是，最能说明吴素云固守中国文化的理属

她对旗袍钟爱。在战乱中逃亡时，吴素云舍弃了金银财宝和

一对双胞女儿，仅剩下希望和“一件与战争年代很不相称绸

衣服的，……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丝绸旗袍不仅是她追求

美好生活的希望，更是她紧紧固守的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价

值系统上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即她的文化身份。在离开

中国奔赴美国的途中，唯一的旧皮箱里“只有满满一箱的旗

袍”。在“喜福会”上，“领子硬邦邦地竖着紧箍着头颈、前

襟绣花的旗袍”自然成了重头戏，因为这样的聚会无疑是中

国母亲穿着旗袍的唯一时机。旗袍是以吴素云为代表的母亲

们对过去记忆的一种重建，是一条与失落的过去紧紧联系的

纽带，然而这样的过去正是她们再也不能回归的中国和它的

传统文化。

旗袍这一意向不仅仅现身于吴素云的故事中。顾映映初

到美国，就被滞留在海关，“她就像怕被人抢似的，紧抓着

自己的手袋，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衩，

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

着过分大的同料子纽扣，…… 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

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顾映映混搭的衣着正

映射了中国母亲在美国的彷徨，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系

和执着，又有对美国文化的好奇和期待。

旗袍因时空转移而显得格格不入。在精美眼中，母亲们

穿着旗袍，“样子十分好笑——中国人日常这样穿似太过隆

重华丽，如果在宴会上如此穿，却又显得很古怪。”对于母

亲身上挥之不去的中国性，全然美国化的女儿们反感、排斥

甚至嫌恶，因此，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的境遇不言而喻：无法

和女儿交流对话，永远无法和美国社会相容。吴素云到达美

（下转第67页）



67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

国后，丈夫命令她藏起“那一大堆凉丝丝光溜溜的绫罗绸缎”

和“那些亮闪闪的衣服”，“后来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两件旧

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荡晃

荡的根本不合身。” 即使穿上美国式样的衬衫和长裤，讲着

被女儿嘲笑的蹩脚英语，习惯了每个周末的美国宗教活动，

但已深深嵌入血脉里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却在母亲和

美国之间划出一道鸿沟，无法跨越。

现实利益的驱使让华裔女儿们对中华文化及其相关的

东西采取一种主动脱离的态度，她们盲目追随美国文化，希

冀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但是失去族裔记忆的女儿们在美国主

流文化中的遭遇同样尴尬至极，成为夹缝中的一代人。吴精

美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几件旧的绸旗袍，那种边上滚

条两边开高衩的。我把它们挨到脸颊上轻轻摩挲着，心中有

一阵温暖的触动。”旗袍是对她们华裔身份的不断提示，是

女儿了解母亲曾经生活于其中的遥远世界的途径。吴素云留

给女儿的旗袍消除了两代人之间的隔阂，最终也为美国华裔

找寻到出口：保留故国的价值体系，同时接受所在国的环境，

方能在两者之自如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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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在幸福之园中，健康幸福同蒂蒂尔打招呼，但蒂蒂

尔却并不认识它。

幸福　我很明白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你家幸福的头

儿，这些都是住在你家的其他幸福……

蒂蒂尔　我家里有很多幸福吗？……[ 所有幸福都哄然

大笑。

幸福　你们听他说些什么！……在你家是不是有很多

幸福！……小可怜虫，你家里幸福多得连门窗都要挤掉

呢！……我们笑呀，唱呀，产生的快乐连墙都可以推倒，连

屋顶都可以掀掉；可是我们是白干了，你什么也没有看到，

什么也没有听到……我但愿你以后更清醒些……” 

这段描写让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过去几十年我所拥有

和忽视的幸福：父亲的红烧排骨，母亲深夜的守候，爱人替

我披上的外套，儿子的一个亲吻……那些细微而感动的瞬间，

那些琐碎而真实的温暖，我为自己被众多的幸福所簇拥却视

而不见感到深深的羞愧。

原来幸福如同空气或一米阳光，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

在，但它就在我们身边。

最后，象征手法使作品具有深邃洞悉的力量。在《青鸟》

中，作者通过大量象征、暗示、意象、隐喻、自由联想来描

绘人物心理和人生哲理，让人透过世俗的面纱窥视到宇宙的

真理，具有直达内心的穿透力。除了青鸟和寻找青鸟所代表

的象征意义外，作品中还有许多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如夜

之宫里深锁在岩洞里的幽灵、疾病、战争暗示着人性的软弱

和丑陋；思念之土的紫罗兰代表着想念；墓地遍开的玫瑰花

则喻示着“死亡根本不存在……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

生命总是以各种新的形式不断延续着”；在幸福之园里，人

们纵情享乐，无所事事，他们“一刻不停所从事的，就是什

么也不干”，而当蒂蒂尔转动魔帽上神奇的宝石之后，宝石

发出一道耀眼的光束，于是“宴席散去，不留痕迹；那些胖

子幸福身穿的丝绒锦缎和花冠，在刮入舞台的带闪光的劲风

中飘拂而起，撕裂成碎片，落到地上，而他们笑吟吟的假面

具也落到脚边，露出惊慌的脸色。他们像破裂的气泡一样，

眼看着萎缩下去，大家面面相觑，在不习惯的光线刺激下眨

巴着眼睛，终于互相看到赤裸裸的本相：面目丑陋，皮肉松

弛，神情凄惨，于是羞惭和惶悚得喊叫起来，其中以笑胖子

的叫声最高最清晰可辨。”

在这段描写里面，那些肥胖臃肿的人间幸福，象征着人

生的享乐和无意义，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现实里纸醉金迷的

拜物一族。这些浅薄的幸福，在真理之光地照射下，显得如

此苍白和丑陋。

故事接近尾声时，蒂蒂尔和米蒂尔没能找到青鸟，在回

家的时候显得很是沮丧。

“蒂蒂尔　可是青鸟我还没有得着呢！……思念之土那

只鸟全变黑了，未来王国那只鸟全变红了，夜宫那些鸟全死

了，我没有逮着森林里那只鸟……这些鸟要么改变颜色，要

么死了，要么飞走了，难道是我的错儿吗？……仙女会恼火

吗？她会说什么？……

光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只能认为青鸟并不存在；或

者是刚把它关在笼子里就会改变颜色……” 

象征幸福的青鸟放进笼子就会改变颜色或者死去，喻示

着青鸟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也意味着人们在现实的世界永

远无法得到自己渴望的幸福。

在蒂蒂尔兄妹寻找青鸟的艰难过程中，我们懂得了，幸

福的真正含义就是给予，正如兄妹二人勇敢地踏上寻找青鸟

之途一样。“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样的幸福才会恒久。

故事的最后，邻居小女孩的病好了，可青鸟却飞走了。 这

时，蒂蒂尔对观众说“要是有人找到青鸟的话 , 请还给我们 , 

好吗？我们需要它 , 因为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幸福。”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那只青鸟永远不会回来。它

在蓝天下，它在阳光和空气里，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飞翔。

只要心中有爱，幸福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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